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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
昨日18：45，当飞机在禄

口机场降落的那一刻，薛兰青
就收到了丈夫的短信。但挡在
面前的摄影、摄像记者实在太

多，她又个子矮，踮起脚尖也
看不清前方，于是她央求着记

者们：“你们让一下吧，不然我
就看不见我儿子了。”

19：00，卞其勇抱着乐
乐在出口处出现了，身后跟
着的是警察。薛兰青冲过去，
一边哭一边喊：“宝宝，妈妈
想你啊！”但乐乐显然对跑

过来的这个女人很陌生，他
抱着爸爸的脖子，死命不松

手。当薛兰青终于抱到他时，
乐乐却“哇哇”地哭了起来。
“叫妈妈，这是你妈妈

啊！”卞其勇抚摸着孩子的
头，但乐乐的哭声更响了。薛
兰青拿出事先买好的糖果和
玩具逗他，足足三分钟，乐乐

才止住了哭声。他看看爸爸，
看看警察，再看看身边的薛
兰青，终于低低地叫了声
“妈妈”，薛兰青一下子抱住
乐乐的头，号啕大哭。

今年 30岁的薛兰青
和爱人卞其勇从老家盐城

来宁打拼已经有 10年。
2004年，乐乐出生。2006
年 5月份，夫妻俩在夫子
庙地下商场内租了一个铺

面开始经营服装生意。因
为店里生意太忙，6月 3
日夫妻俩便将儿子乐乐送
回了盐城外婆家寄养。
“乐乐什么都好，就是

说话比较迟，有点结巴。”

由于担心孩子在盐城老家
受方言影响，不容易学好普

通话，再加上小店的生意已
走上正轨，卞其勇便坚持将
孩子从老家接了回来。

谁知，回到南京两天
之后，孩子就丢了。让薛兰
青懊恼的是，如果孩子呆
在盐城老家就绝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
乐乐走失的时间是

2006年 7月 27日中午

11：20。薛兰青一个人在看
铺子。因为生意太忙，薛兰

青就叮嘱乐乐不要走远。
“乐乐是个乖孩子，地

下商场那么小，他一个人
玩，每5分钟就绕回来喊一
声‘妈妈’。”可是 11：20
母子俩见了一次面后，乐乐
突然不见了。夫妻俩寻遍了
整个夫子庙地下商场都没

有乐乐的影子，他们意识到
事态严重急忙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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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要回来了！”
昨天凌晨4点多，薛兰

青就醒了。她爬起床，拿起书
桌上儿子的照片，顽皮的乐
乐撅着嘴，似乎要跳出照片
来亲妈妈。

握着照片，薛兰青打了
丈夫卞其勇的电话。丈夫从
4月 7日就跟着南京夫子庙

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四川，见
到了儿子。现在，他要带着儿
子回来了。但是，丈夫的手机
是关机，“他肯定在睡觉，儿
子一定在他身边吧。”

薛兰青幸福地想：晚上
回来，儿子就要在我身边睡

觉了，他最喜欢枕着我的手

臂入睡———九个月了，他的
习惯还会改变吗？

九个月前发生的事，她
一辈子也不会忘记：2006年
7月27日，两岁的乐乐在夫
子庙走失。此后，薛兰青就再

也没有舍得整理儿子的东
西，因为每一样日常用具，都
留着儿子的气息，“我怕把
它们挪走，儿子回来就不认
识了。”

为了迎接儿子回来，薛
兰青特地到附近最大的超市

去采购了 1000多块钱的东
西，穿的、吃的、玩的都有，
“我要把损失掉的九个月全
补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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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兰青是在4月5日傍晚
获知儿子确切消息的。当时薛兰

青正在家里烧饭，电话突然响
了，薛兰青拿起手机，看了一下
时间，是17：12，“我是夫子庙派
出所的民警，你们小孩可能有线
索了，快到我们所里来一下。”

薛兰青浑身打了一个激
灵，她赶紧通知丈夫卞其勇，拦

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派出所。
打来电话的是夫子庙派

出所副所长花明。
花明告诉他们，刚才有一

个宜兴的王姓男子打来电话，
说在 2006年 7月份，曾在夫
子庙广场抱走了一个两岁左

右的男孩，孩子放到了四川老
家，由自己的父母抚养。但是

最近，他老家正在搞人口普
查，超生一个孩子要罚 2万
元。他说不清孩子的来历，也
没有这个钱来承担罚金，所以
只好把孩子送回来，希望找到
他的亲生父母。如果找到，希
望他们能够给他一点钱，因为

养了孩子九个月不容易。
但这个男子所说的孩子是

不是乐乐呢？薛兰青夫妇有点
忐忑。花明告诉他，这个男子说
孩子左手腕上有一个玉镯———
而这，正是乐乐的主要特征。

为了确认，夫子庙派出所

跟四川当地警方取得联系，请
他们照一张孩子的照片传过

来，看看是不是走失的乐乐。
4月 7日上午 10：30，照

片传过来了，果然是乐乐！
“他比走失前高了一点，没见
瘦，不过变黑了。”薛兰青看
着照片，当即哭了。

赶紧把孩子接回来，薛兰

青非常迫切。她的一个亲戚建
议坐火车去，薛兰青就叫了起
来：“火车这么慢，哪来得及，
坐飞机去！”当晚，卞其勇便
跟着夫子庙派出所的民警，飞
赴四川，去迎接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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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乐乐，老家
的亲戚们呼啦啦地从盐城

赶来了南京。每天，他们在
南京各个车站码头分发张
贴寻人启事。为了能尽快
找到乐乐，卞其勇在启事
上表示，愿意出10万元奖
励找到乐乐的人。“要是
找不到乐乐，我和他妈都

活不下去了。”
贴出寻人启事后，一

名女子提供了线索。她告
诉卞其勇，自己院子里的
一群外地人带来了一个陌
生小孩，应该就是乐乐。

但这名女子始终不肯

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告诉乐乐父母，“她说也
劝过外地人，但是外地人
不理睬，说第二天就搬走。
她也是斗争了一天后才打
电话给我们的。”电话一
共通了11分35秒，之后

女子匆匆挂断电话，但乐
乐的情况仍然一无所获。
再赶去号码的所在地，是
合班村的一个话吧，老板
早已不记得当初来打这个
电话的是哪个人。

为了找回孩子，薛兰

青夫妇不放弃任何一个希
望和线索。

只要能找到孩子，他
们几乎不惜血本。他们花

钱把孩子的头像刊登在扑
克上，或者上电视，上网，

他们还在中央电视台的讲
述栏目讲述了他们不幸的
遭遇。而在寻找的过程中，
一些人却趁机渔利。他们
打着各种幌子，以帮薛兰
青他们寻找孩子为由收
钱，最终却又毫无结果。

去年7月29日下午，
一名男青年打电话给卞其
勇，说孩子被他母亲捡到
了。薛兰青夫妇开心得差
点晕过去，急忙打车去中
华门和那个男的见面。男
子看起来十分和气，一个

劲地劝他们等会见到孩子
不要太激动。
“我们到了他妈妈

家，他说他妈把乐乐带去
太平街 126号的化工厂
上班去了。他还说，因为
已无故请了半天假，所以

他得赶去上班。”为了表
示感谢，卞其勇先给了男
青年 200元误工费，答
应等找到后再给剩下的。
结果可想而知。太平街根
本没有这个工厂，更不用
说乐乐的影子。再联系

时，男青年的手机已经无
法接通。

短短九个月的时间，
他们便花去了10万元。

“孩子被拐到云南的特
别多。”听到这个信息，薛兰

青跟丈夫赶紧动身去云南。
“有一个失踪了两年的

孩子在湖南农村被发现了。”
这个传言又给了薛兰青希
望，风尘仆仆地前往湖南。

短短的九个月时间，薛
兰青跟着丈夫，几乎找遍了
国内的每一个角落。当他听
说有些孩子很可能被贩卖
到缅甸去时，她又筹划着去

缅甸的经费了。
2006年 10月份，薛兰

青跟着一支寻亲队伍，来到
缅甸。因为办的是通行证，
不是护照，有效期只有短短
的一天时间。

当天上午8点，薛兰青

跟着他们包了一辆车，来到
了缅甸境内，去两个主要的
孤儿院去寻找。缅甸是山区，
路途崎岖，道路的外侧又是
万丈深渊。薛兰青晕车，在这
样的路上行驶，薛兰青更是

吐得“七荤八素”。到了目的
地，看见与乐乐差不多年纪
的孩子，她就很爱惜地抱抱
他们。抱着抱着就要哭，想：
“他们的父母是不是也跟自
己一样，在到处找他们呢？”

晚上8点，通行证的期

限到了，薛兰青不得不离开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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